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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牟平区高陵镇店村村
北的山脊上，有一处从东周
至元明时期的古墓群，出土
了部分高规格的青铜、玉、骨
器。近日旧地重游，忆起当
年亲历的一些往事。

那是在1998年的春天，
店村村民在村北的山脊上修
蓄水池，发现了一座古墓，里
面有青铜器、玉等陪葬品，便
立即向牟平文物管理所报
告。时任所长张振波立即带
领专家前来抢救性挖掘，发现
这是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墓。

我作为媒体人，一直密切
关注着发掘进程。附近百姓
反映，好多村民在自家的菜地
里挖掘出小瓷罐，里面盛着黑
黑的灰粉，怀疑是骨灰。文物
部门调查后，发现了十多座古
墓葬及灰坑。经碳测定，这些
都是东周至元明时期的墓葬，
百姓从地里挖出的罐装灰是
人的骨灰。

经检测，这些都是明朝以
前的，也就是说，胶东半岛在明
朝以前就有了火化骨灰安葬法。

店村村北山脊上的这个
墓群保存较好，墓葬规格较

高，没有盗墓现象，文化内涵
丰富，对研究胶东民俗、历史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挖掘古墓的同时，无意
中又发现，这些墓葬叠压在
岳石文化遗址之上，墓葬下
面是典型的岳石文化遗址，
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古墓
葬与文化遗址双料，这在我
国的考古史上极为罕见。

文管所调查古墓之时，有
人反映，一位村民挖水渠时，
挖出一把古剑，并带回了家。
文管所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调
查，对方拒不承认，不肯交
还。无奈，文管所只得报警。
通过耐心做工作，此人交出了
宝剑。经专家鉴定，这是一把
东周时期的青铜宝剑。

店村发现古墓群的消息
传开后，附近百姓都来观看，
笔者两次随文管所人员进入
古墓现场，目睹了文物人员
小心翼翼清理泥土，细心甄
选文物的场景。

如今的店村遗址，是山
东省政府第四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是这一方水土悠久
历史的见证。

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段短
视频，画面的背景是野外：
一名外国小伙，将一截两头
尖的短木棒放在平地上，手
持长木棍击打短木棒的一
端，当短木棒翻着跟头跳起
来时，再将其挥打向更高更
远的地方。

嗨，这不就是我们小时
候玩的打尜[gá]游戏吗？这
个游戏在过去很常见，全国
都有玩的，否则，字典上就不
会有这个“尜”字。但是，外
国小伙是从中国学的，还是
其本国就有，我没做考证，因
此不敢妄称这是中国独有。

“尜”字很形象，两头小，
中间大。作为民间玩具，尜
的制作也很简单。找一截相
对坚硬的木头，用剜胡秫（高
粱）穗的刻刀，削成两头尖的
木棒就成了。如果邻居有木
匠，请他用旋刻工具帮你制
作，那就再好不过了。然后再
选一根笔直、光滑且韧性好的
长木棍，就可以上街玩了。

玩尜，先将尜摆到画好
格子的平地上，用一根长木

棍敲击尜的一端，它就会翻
着跟头跳到半空。尜降落的
过程中，玩家挥动长木棍猛
地击中它。说时迟那时快，
尜朝着正前方飞去，落到规
定的范围内。临时“评委”会
在落点做上标记。

一圈轮下来，参与游戏
的小伙伴们，谁打得最远，谁
就赢。这个游戏虽然好玩，
但有一定风险，必须选在空
旷无人的地段进行，以免伤
到路人。观赛者也要与挥杆
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好自
我保护。

打尜虽说是个简单普通
的小游戏，不像打棒球、门
球、高尔夫球那么时尚，那么
有贵族范儿，但也需要一定
的技巧和经验。第一步，击
打的部位要准，力道要适
中；第二步，挥杆的时机要
恰当。总之，要灵活运用杠
杆原理，让尜击得蹦起来，
飞到空中，降落到游戏者可
控的视野内。击打不准或
用力不当，尜是飞不起来
的，或飞得很偏。

民俗采风

大爷不是那个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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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声音的密码，它
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轻轻一
转，就能打开记忆的大门。当
熟悉的方言在耳边响起，那个
绿树掩映的小山村、那条弯弯
曲曲的小石街、那口方正光滑
的老水井、那些儿时的小伙
伴，仿佛就在眼前。无论走到
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方言
都是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是家
乡永远的印记。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
语言和表达，即便看似是同样
的语言和词汇，也有着不同的
内涵或意蕴。比如牟平，虽然
与海阳、福山等地相邻，方言
却多有不同。

下面就举几个例子。

大爷不是那个大爷

在很多朋友的认知中，大
爷是个尊称，意思是六七十岁
以上的老年男子，每当见到这
样的老者、长者或尊者，小字
辈们一般都会以大爷相称，
如：李大爷、张大爷、王大爷
等。然而在牟平，准确地说是
在老牟平人的心目中，大爷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大爷，其本意
是指大伯，也就是侄子称呼自
己父亲的大哥为大爷。相应
的，父亲的二哥则称为二大
爷。这里的“爷”字与普通

“爷”字发音相同，但在发音上
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重点强
调的是“大”。也就是说，“大”
字的音要适当拖长和响亮一
点，而“爷”字的发音则相对短
促和轻盈一点。

我父亲兄弟五个，父亲排
行老小，因此我便有了四个大
爷，分别是大大爷、二大爷、三
大爷和四大爷。小时候，每年
的大年初一，我们兄弟几个都
要依次到四个大爷家里去拜
年，回来后，每个人的布兜里
总会装满各式各样、花花绿绿
的糖果，令那些大爷少的小伙
伴眼馋不已。

大妈不是那个大妈

当下，大妈绝对是个热
词，“出境率”极高，且屡屡搅
动舆论场。如：广场舞大妈、
炒股大妈、旅游大妈、购物大
妈等，最知名的，当属北京的

“朝阳大妈”。在一般人印象
中，大妈是指五十岁以上至六
十岁左右的中老年女性。当
年龄在二三十岁上下的青年
人与其在街头相遇，一般皆会
称其为大妈或大姨等。

可是，在老牟平人的心目
中，大妈的本意是指伯母的意
思，即侄子称呼大爷（大伯）的

妻子为大妈，二伯的妻子为二
妈，三伯的妻子为三妈，依此
类推。

大妈的称呼与上面所述
大爷的称呼在发音上又稍有
不同。“大”字与“妈”字的地位
平等，没有谁高谁低、谁长谁
短之分，正常发音即可。我的
四位大妈或伯母，虽然不是我
的亲妈，但皆与亲妈一样可
亲、可爱、可敬，在我小时候，
她们都像亲妈一样给予我很
多的关爱和温暖。

婆婆不是那个婆婆

前几天，在小区里散步，
见两位白发苍苍，年约七旬的
老太太聚在一起拉呱，其中一
位体型干瘦的老太太，瘪着嘴
高声大气地说道：“你说巧不
巧是（发似字音）了，我婆妈和
我婆婆竟然是同一天的生
日。”听到这里，我一脸蒙圈，
什么婆妈、婆婆的，这不说的
是同一个人吗？我又仔细瞅
了瞅说话的那位瘦老太太，虽
说长得有点老相，但从表情和
神态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她却傻
傻地分不清婆妈和婆婆呢？

几天后，我请教小区里的
另外一位“老牟平”，才把藏在
心中的问号给拉直了。原来
在老牟平人的心目中，婆妈和
婆婆不是一回事。婆妈是指
丈夫的妈妈，即公公婆婆中的
那个婆婆；而婆婆则指的是自
己的奶奶，即爷爷奶奶中的奶
奶。原来那位瘦老太太说的
是自己的婆妈与自己的奶奶
同一天过生日。

称呼自己的奶奶为婆婆，
至今仍大有人在。尤其在牟
平城以东的大窑、姜格庄、龙
泉、莒格庄等乡镇，一些大人
孩子至今仍亲切地这么叫
着、呼着。还有一点特别有
趣的是，老牟平人不读 pó
po（婆婆），而是念 bó bo
（伯伯）。如：我婆婆（伯伯）
今年九十六岁啦！

兄弟不是那个兄弟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
兄是指哥哥，兄弟是指哥哥与
弟弟。但在老牟平人心目中，
兄和兄弟皆指弟弟，且大多时
候是指弟弟。如：我兄考上大
学了；我兄弟明天结婚；我兄
弟出国了……诸如此类，指的
皆是我弟弟，而不是指我哥哥
和我的哥哥与弟弟。

20世纪80代年初，我在
莱山镇党委工作，当时的党委
书记李德沂有个口头禅，见了
比他岁数小一点的客人、同

事、村支部书记和普通群众，
他满腔热情、一视同仁，一口
一个老兄、老兄或兄弟、兄弟
地叫着。

一句热情的老兄或兄弟，
令人倍感亲切，如沐春风。

家里不是那个家里

一提家里，很多人皆会认
为是“自己的家里”。如我家
里有个孩子，我家里有个老母
亲，我家里进水了等等。但在
牟平，特别是在农村，家里专
指妻子或夫人。如，丈夫向客
人介绍自己的妻子时，会很自
然地说道：“这是我家里。”这
个“里”字的发音一般要适当
长一点，且带点儿化音。这是
我家里儿，意思是“这是我的
妻子或我的太太”。

外头不是那个外头

知道了家里的意思，外头
的意思很多人也能猜个七
八。对！就是丈夫的意思。

当妻子称自己的丈夫是
外头时，一般是向他人解释或
说明什么，且是丈夫不在场时
的用语。如：与邻里拉呱：我
外头夜里头晌去烟台了。意
思是我丈夫昨天上午去烟台
了。当丈夫不在家，外人来找
丈夫时，妻子便会脱口而出：

“我外头上山了。”意思是我丈
夫上山干农活去了。

与家里的称呼相同的是，
在妻子称呼外头时，一般也会
带有儿话音，即外头儿。还有
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家里和外
头这两个称呼分别为丈夫或
妻子专用，他人不可乱用。也
就是说，只有妻子才可以称呼
自己的丈夫为外头儿，同样，
也只有丈夫才可以称呼自己
的妻子为家里儿。如果他人
称别人的妻子为我家里儿，那
麻烦可就大了，弄不好还会闹
出人命来。

其实，不管是“家里”，还
是“外头”，这都是小农经济的
产物，反映了那时“男主外女
主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
态。如今，只有从七十岁以上
的老牟平人的口中，才能偶尔
听到一句半句“家里儿”和“外
头儿”，而在大多数牟平人的
口中，已很难听到此类带有深
深历史印记的用语。

“家里儿”“外头儿”“当家
的（指丈夫）”“孩子他妈（指妻
子）”“老的儿（指上了年纪的
父母）”等等诸如此类的方言，
已与那个产生它的时代一起
渐行渐远，逐渐消亡。这既是
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语言或
方言演变发展的自然规律。


